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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云上，在花间。那里的天湛湛蓝蓝，
那里的云浩浩瀚瀚，那里的花四季有开。

那年，我考上了武汉一所名牌大学，算是云
上花间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父老乡亲们比过大
年还欢喜，抬着大锣大鼓到我家吊脚楼前敲得云
开日出，擂得花枝招展。

只记得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去大武汉
上学的那一天，乡亲们提着选了又选的大鸡蛋，
提着精而又精的腊肉，老老少少聚在我家吊脚楼
前，装进父亲送我去武汉的背篓里。

父亲背着那只满载老老少少乡亲希冀的背
篓，我幺叔牵着马，我坐在马背上，在全村人的期
盼中踏上了那条唯一通往山外的羊肠小道。那条
小道要经过一段陡峭的叫扯根坡的崖壁，如果不
小心就会连人带马摔下谷底，非死即残。因此我
那个山村有人一生都没有下过这个坡。我们一路
小心翼翼，走了两天才到县城，再搭班车去武汉。
幺叔把我和我爸送上去武汉的班车，吹着“妹妹
要过河”的口哨，欢欢喜喜地往回走了。我爸叮嘱
他过扯根坡时一定要抓紧路边的藤，幺叔笑着
说：“我就不信那崖壁能困死人。”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条蜀道一端在川东，
另一端在鄂西。我的家乡便在这条蜀道的另一端。

班车在川汉公路那悬崖峭壁上盘旋。吓得我
不敢睁眼看窗外的景致。又经过两天的颠簸，班
车终于到达武汉，在武昌客运站停了下来。

车水马龙的大武汉与我那寂静的小山村完
全不一样，我四顾着那高耸入云的楼、宽阔的路，
看着大大小小的车在大路上奔驰，好生惊奇。这
个承载着我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大城市，让我心潮
激荡。我暗暗对它发誓：我一定好好读书，让我家
乡的路变得跟它的路一样好走。

我乘坐大学接站的大巴车进了武大。这时另
一辆从武昌火车站接新生入学的大巴车在我身边
停了下来，车门一开，从车上飞下一个白净的女孩

子，她张开双臂大有拥抱武大之势，大声吟诵：“武
汉鸿渐，珞珈樱丰。”

后来，我和英如愿走在了一起，两人开心地
谈学习、谈梦想、谈未来，却唯独不敢谈我的家
乡，不敢谈我那在川东、湘西、鄂西交界的武夷山
崇山峻岭中，至今交通闭塞的家，我怕到我家里
去的那段陡峭的崖壁阻断了我的爱情之路。

大四暑假，我们在珞珈山上相互依偎，说着
暖心的话。

“我想去你家看看。”她对我一笑说。
“好！”我没有犹豫，满口答应了。
“去你家的路好走吗？”
“都是马路！”我对她一笑，脸上闪过一丝她

不易觉察的惶恐，我没有骗她。
“那我们就快点准备早点动身。”
“好！”
过了两天，她主动给我父母买了礼物，欢欢

喜喜地跟我一起从武汉乘车，向鄂西大山里那个
她憧憬的家出发了。她靠在我的肩头，随着班车
出武汉，穿过江汉平原，爬上武夷山，在川汉公路
上七弯八拐到了我们县城，又跟着我高一脚低一
脚往家里走。一路上，为了分散她的劳累之苦，我

给她讲我的母亲河清江，讲我家的蓝天白云、四
季花事、清新空气。她一直抿着嘴微笑着听我说。
走过扯根坡大悬崖时，她吓得连声尖叫却没有打
退堂鼓，终于提心吊胆地到了我的家。这一夜，她
一觉睡到天大亮。

第二日，我幺叔和村里的几个青壮年男人得
知我回家的消息，相约到我家里来坐。我扯了一
通武汉的楼有多么多么高、路有多么多么平坦之
后，他们沉默了，都低头吧嗒着自己种的土烟。过
了一会，幺叔抬头对我说：“我们几个人商量过，
打算打通扯根坡，从悬崖上修一条路出去。”

“那个工程量太大，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我
没有说“你们得有思想准备”，是因为这条路也关
系到我，他们是来找我这个读书人讨说法的，我
不能泼冷水。

“愚公都能移山，我们一代人打不通，就两代
人，两代人打不通就三代。我就不信这条路通不
了，我们世世代代就只能困死在这大山里。”幺叔
坚定地说。

国家正在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我把我从大
城市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但没有告诉他们湖
北不是西部。虽然我们这个地方紧挨重庆，在武

夷山腹地，但这个政策难以惠及，我好希望国家
的好政策能落到我们这个小山村。

“我们不能等国家政策，不能靠国家政策，西
部那么大，国家也难。”与我一起读高中的刚，因
为父亲滚下扯根坡摔瘫痪了，不得不终止学业回
家做顶梁柱。

“那我请两个学测绘的同学来测路基。”我表
示了对他们的支持。“不用了，我们世世代代都在
这条道上走，早就用脚测出了路基。”幺叔又坚定
地说。

接下来的日子，我带着英看够了我家四周浩
浩荡荡的云海，看尽了我家四周姹紫嫣红的花
草。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为了他们这个唯一从
大城市来的儿媳妇，又拿来了最精的腊肉、最大
的鸡蛋，敲锣打鼓地把英送到山口。

我和我爸背着背篓，英坐在马背上，我幺叔
牵着马，我们一起一步一滑，细细地往山外走。
这是英第一次骑马。马儿一步一滑地上了扯根
坡，吓得英不时惊叫。过一道坎时，她坚决要下
来走，我只好把她抱下马背，哪晓得她刚下地，马
儿前蹄一纵，想越过那道坎，却失足滚下土坡，跌
在路坎下。我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英
坚决要下来走，此时她就会与马一起滚下坡，被
马压在身下，后果不堪设想。我紧紧抓着她的
手，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如果她把命丢在这个
地方，那就是我害了她，是爱害了她，是我终生莫
赎的罪过。

“等这条路修成大公路了，你再回来。”幺叔
一脸坚定地对她说。

“好！”她答应了，是给幺叔信心，也是给我承
诺，表示她要进我家的门。

我们一起动手扶起马，还好，马儿经得摔，只
擦破了一点皮，又摇着尾巴驮着英上路了。

我家山上的春天比山下要来得迟一些，等雪
融花开已经是5月了。

第二年开春后，我收到了我爸写来的信，他
告诉我，在幺叔和刚的带领下，修建公路开工
了，全村人签了生死状，哪个在工地上出事故
死了，或者受伤致残，他一家老小由全村人共同
供养。

我捧着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心情越沉
重，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羞愧。我把信给英看，她
沉默良久后，抬头对我说：“我们该为自己的家乡

做点什么了！”在仔细商量后，我们在课余走出了
校门，开始做社会兼职赚钱，把挣来的每一分钱
一起存在一本存折上，并给这本存折取了个名
字，叫“壁挂公路专款”。我们很清楚，从白云生处
花团锦簇的我的家，到连接乡级公路的13公里
路程，全部在山腰上蜿蜒，特别是要从4公里多
的扯根坡悬崖陡壁上开凿公路，这点“专款”如杯
水车薪。但我们约定就是饿肚子也不能动用其中
一分钱。

几个月后我们毕业了，都分配在省城武汉工
作。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我们连同那笔“专款”
一起，全部寄给了幺叔，委托他代我们为那个壁
挂公路买雷管、炸药，算是专款专用。

一年后的一天，我又收到了我爸的来信。他
在信中说，村里那段路已经修好了，公路已经修
到扯根坡了，现在进入修路工程最艰苦也是最危
险的路段，要在悬崖陡壁上凿出一条“天路”。回
信中，我再三叮嘱父老乡亲们注意安全。

接下来的日子，我等待着家里的来信，期待
那条“天路”修通的好消息。可是又一年后我收到
父亲传来的噩耗：幺叔跟几个年轻人一起把麻绳
捆在腰上，吊下悬崖，在崖壁上打炮眼，但身上的
麻绳绊在锋利的石头尖上，磨断了，他摔下悬崖
死了。我捧着信，手在颤抖，欲哭无泪。我知道他
们面临的凶险，却无力相助。

接下来的几年，我在武汉结婚生子，心却一
直悬在我家乡的那条天路上。

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村村通等政策的不断
落地，悬在我心上的壁挂公路，历时10年，以倒
下了八个壮士的代价通车了。

这年春节，我带着妻儿回家。我们坐车一出
县城，突然看见通往我家的那条乡级公路变成了
宽阔的沥青公路。当汽车拐进到壁挂公路时，展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连接那云上花间的盘山
玉带，仿佛一把打开崇山峻岭的钥匙，直插云霄。
我们惊艳于这条玉带的壮观，惊诧于在那条玉带
上蜿蜒行驶的大小车辆。人定胜天！我与妻儿下
了车，用脚丈量着这条以八条鲜活生命换来的天
路的长度。

我的家在那条血色玉带连通大世界的云上
花间。今日，这条以愚公移山精神震惊人世的壁
挂公路，吸引了无数山外来客来看这蜿蜒在云上
花间的人间奇景，久久不愿离去。

在我的老家，孩子的成年礼是从肩头放一
副挑泉水的扁担开始的。这是乡间野大苦大的
孩子，在挑起生活的重担之前，于柴米油盐的琐
碎中，肩头压上的第一副担子。没有仪式，也无
须旁人见证，礼成在不经意间。

扁担初上没有磨出老茧的肩头，总是晃晃
荡荡，水桶在半空中左右摇摆，如醉汉般腿脚不
听使唤。一担水，到家时只剩下两个少半桶，其
余的泼洒在路上。

见此阵势，大老远就有人靠路边站，腾出一
条道来，一脸爱怜地盯着扁担两端颤颤悠悠的
水桶。村里上了年岁的老人，将山泉水视为粮食
一般金贵，洒落在路上，又不能一粒粒捡拾起
来，眼巴巴地看着糟蹋了，未免有些心疼和惋
惜，忍不住提醒：稳住，稳住，腰伸直，脚步放稳
放慢，手搭在扁担上，甭东张西望。

山里不缺水，每逢盛夏，草木茂盛处，牛羊
出没处，蝉鸣鸟叫热烈处，定然有一汪清流盈盈
闪闪泛着银光。更何况，大沟里的水终日哗哗流
淌。但是，泉眼里冒出来的水，是最清洌醇厚的
窖藏，被簸箕般的树叶一滴一滴筛选过，被植物
根系编织的大网过滤过，被层层叠叠的青石一
遍遍研磨过，是从大地粮仓里搬运出来的精品。

能有一眼山泉，是一个村子的灵气，也是村
里人的福气。但凡老辈人，总习惯将水泉称作老
水井。有了年份，就有了故事，如慈祥的老人，膝
下是乌泱泱的儿孙，是和儿孙们一样乌泱泱的
水波。

村子里的老水井在山脚下，是就着山势凿出
来的一个正方体，深浅宽窄亦一米余，井上覆着
一块青石板，井外有两道台阶，左右两侧各有一
个能放下水桶的小石坪，铺着尺把厚的石垫。晶
莹的水珠从拇指大小的泉眼涌出，串珠般顺着井
壁洒落，在水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也传来叮咚
作响的水声和鸣。井里的水盈满后，沿着井外的
一条小道流出，不远处是两方水田，一块种稻，一
块栽藕。再远处，就是两山之间的一条大沟。

一口井，养活了村里十余户五六十口人，还
养活了两块水田，雨水充沛时，溢出井口的泉水
顺着堰渠扑入溪流的怀抱。自我记事起，老水井
从未缺过水，即便是烈日炎炎的夏季，或者大雪
封山的隆冬。据村里的老人说，这口井少说也有
上百年的历史，在他们的记忆里，井里的水一直
满满当当。

到井里取水，多在东方露白的早晨。乡亲们
起早上工前，总是习惯了先担两桶水，让厨房里

的水缸和老水井保持相同的水
平面。通向老水井的路上，在一
大早就热闹起来，路上洒下点
点滴滴的泉水，也洒下庄稼人
的欢声笑语。或许这是一种最
朴实的朝拜和请安，在开始一
天的辛勤劳作之前，大家先行
和老水井打声招呼。

老水井有老水井的日子，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日子，每天
打个照面，彼此间才能心安。老
辈有话，人有情，水才有根。他
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饮水思
源演绎到了极致。村里有个规
矩，牛羊牲口一律不能在老水
井饮水。起初不懂，后来从老辈
那儿得到了答案：不是怕牲口
污了水，是怕牲口的粪便弄脏
了井身。就像一位干净整齐的

老者，乡亲们要让泉眼里冒出来的每一滴水都
没有多余的皱褶，就算日子再苦，都不能让每一
滴水打上补丁，就算农活再重再忙，也不能让每
一滴水有汗腥味。老水井的水就是这样讲究，这
样排场，这样冰清玉洁。

我曾见到一个年岁不大的小子，提着水桶
从井里提水让牛羊解渴，见此情形，村头的老人
用拐杖笃笃地敲着石板，皱着眉头，一个劲儿地
责怪道：没了王法，简直没了王法。日暮时分，孩
子的家人拿着水桶和水瓢，将水井反复淘洗一
番后，又给众人赔礼道歉。那种愧疚感，让我第
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觉到老水井在村里人心中
的位置和分量。

每年夏季最热的那几天，大暑或者小暑节
气，村里人会在晌午时分相约前往老水井，他们
衣衫整齐、神情庄重，提着桶拿着瓢握着铁铲或
草锄，要为老水井完成一次清洗。小心翼翼地除
去杂草，铲掉污泥，就像农历春节前家家户户的
大扫除。之所以会选择在盛夏，原因只有一个，
日头底下的大清洗不会让老水井受凉感冒。这
种说法很有诗意，但更多的是一份饱满的真情。
这对于老水井和老水井哺育的山里人而言，都
有着节日般的盛大和喜庆。仿佛老井就是一个
村庄的露天大水缸，不能有一星半点儿的浑浊，
他们要让这一脉清流沿着最干净的水路，流进
最干净的水井，要让草木看见，让青山看见，让
头顶的蓝天白云看见，也要让后辈们看见。

人心似泉，泉如人心。老水井之所以绵延百
余年，仍清流如常，除了大自然爱的浸入，除了
日月四季雨露风雪的陪伴，除了白云帐幔下巍
巍青山的藏纳代谢，围在老水井身旁的这方乡
亲，才是这方水土上升腾不息的人间烟火，是他
们让悠悠水波露出花容。在地平面以下，老水井
亦是投向大地深处的袅袅炊烟，亦如虬曲盘错
的水根，和草木的根系同出一脉，遍布青山的肌
理，如碧波荡漾的生命之河向着远方延伸。

若干年后，当我真正担起生活的重担之后
才明白，老水井就是一部大地哲学的生动教材，
它的肩头亦有一副关于滋养万物的担子。在予
和受、出和入、盈和亏、浮和沉之间，老水井仅用
一捧清泉就诠释了这其中的深意。也许每个村
庄都有自己的老水井，都有自己的根脉和传承，
而散布在广袤田野的一只只泉眼，不正是厚土
和高天对望的一双双慧眼吗？抑或漫天繁星在
苍茫大地的倒映，在黄土地铺展的云彩里，闪烁
着，皎洁着，也慷慨着，指引着，照耀着。

2018年6月9日下午，我来到北川老县城
近旁山腰一处芬芳四溢的农家乐，不用踮起脚
尖蹦跳，随意展开双臂，就能摘到鹅黄姜黄苍黄
润泽光鲜的枇杷，或三两枚摇曳，或五六枚一
撮，欢天喜地地点缀在枝头。蜜蜂在浓郁的枝叶
间嗡嗡闹闹，一只蝴蝶从风华正茂的榆树枝上
滑翔而去，稳稳地站立在一朵酒红色大丽花上，
蓝色花纹的翅膀扇动了几下，并没有惊艳丰满
的花瓣，花朵连稍微颤动一下都没有。

正在我低眉细看的时候，一位平头消瘦的
中等个子男士快走两步，颔首向我伸出右手，我
伸手的同时说道：汪工辛苦哦，周末还加班吗？

汪工说：连续两三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保电
任务终于完成，今天是周末，一起出来放松放松。

我随口问：保电？是夏季用电高峰期保
电吗？

汪工看了我一眼，又看我一眼。大丽花上的
蝴蝶早不见了踪影，娇妍的格桑花在若有若无
的山风中轻松随意，青春正好。

时间似乎有点长，空气停滞了一
般。或许他没有听见呢。再看他时，感
觉他耳聪目明，莫不是触碰到汪工的
辛酸事了，来之前怎么没有打听一下
他的基本情况呢。不觉想起前几天在
都江堰采访时，不止三个人告诫我，北
川是个伤心地，不要见人就问，一位妻
子给丈夫打电话说，你娃儿和我娃儿
和别个的娃儿，一起把我们的娃儿打
了。你说北川人复杂不复杂。

汪工旁边的小伙子打破了僵局，
语速很快地说：地震10周年各种纪念
活动比较多，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拥
来，有各级领导，也有国内外媒体，每
一位外来者都会来老县城看一看，我们分管老
县城供电，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没有停一分
钟电，都是汪工领导得好。

我哦了一声，心想，时间过得真快啊。10年
前，北川县城是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区
域之一，县城所在地区山镇几乎被完全摧毁，所
有人搬迁出去，老县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废墟，被
外界称为鬼城，既然没有人居住，怎么还要向鬼
城供电呢，这不是浪费吗？

我把疑惑藏了起来，只说：刚才去你们供电
所，门口好像挂着擂鼓镇供电所的牌子。

小伙子说：地震后曲山镇供电所和擂鼓镇
供电所合并，就叫擂鼓镇供电所了，全县三分之
一的售电量在这里。

说着给我指点山下，老县城比10年前更老
旧破败了。

2008年6月我第一次进入这片废墟，不但
要检查证件，还要全身上下喷洒消毒液，出来的
时候同样要消毒，双手必须伸进盛有消毒液的
脸盆洗完手才能离开。后来有人问我，你闻到死
人特有的味道了吗？我说，当时戴着两层口罩，
没有闻到你说的气味，但看到了也许一生都不
想回忆和倾诉的景象。我不知道是怎样熬过那
段岁月的，两年间，躲着人走，星星都升起来了，
还戴着帽子和墨镜，听见或看见“地震”两个字，
肩膀有意无意地抖动。回到陕西就住进了医院，
10年过去了，术后疤痕仍蚯蚓一样爬在脖子上。

我和汪工在小木桌前坐下，他说：领导说你
要来，其实我不愿意接受采访，10年了，有的事
能触碰，有的事不想碰。

他的声音很低，言语中渗透着再怎么用力，
都无法撕开的忧伤，即便是面对面，中间不过一

米宽的距离，听起来也有点费力。他四肢健全，
显然没有伤残，但皮肤却与众不同，是一种被榨
干水分的果皮样子，没有一点光泽和鲜活，说话
的时候，额头的皱纹一跳一跳，脂肪和肌肉似乎
不存在。熬干了，煎熬干了。

对的，倏忽间冒出的感觉就是这样，煎熬干
了。不想碰？难道他有暗伤？

为了掩饰对他的一无所知，我无话找话地
说：您怎么这么瘦呀？

他说：失眠，离“5·12”十周年越近，失眠越
严重，已经失眠一个多月了，一天连两三个小时
都睡不着，可能他们感应得到，我和他们在一
起。地震后的两三年，也睡不着，天天失眠，再婚
以后，有了儿子，睡眠好多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快速翻开记录本，开启录
音笔，轻言细语地说：汪工，我记录一下，方便从
头讲起吗？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老家在川内资

阳市，1976年出生，成都水力发电学校毕业后分
配到北川县电力公司，以前叫电力局。2003年
国务院批准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
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震后由山东省援建，
一个地市负责一个乡镇，资金投入巨大，为了使
灾区群众尽快过上正常生活，还建起了全国第
一座110kv智能变电站，是医疗、通讯、建筑等
行业恢复生产的动能保障。以前北川经常拉闸
限电，线路抢修是家常便饭，现在少停电不停电
的目标基本实现了。

“5·12”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发展造
成了巨大损失，但既没有发生瘟疫，也没有灾民
逃荒，这与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帮扶政策
有关。基本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
人有保障。数万伤员得到救治，所有学生正常复
课，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和困难人员生活有补
助，遇难人员抚慰金和丧葬补助及时落实，灾民
的整体生活水平高于震前，映秀和水磨等小镇
在原址上修建，漂亮得就像旅游景点。北川新县
城完全是农田上起高楼，房子是新的，街道是新
的，小汽车随处可见。

有一天晚上11点多，汪工接到一位妇女的
电话，说家里停电了，没法给孩子冲牛奶换尿
布，也没有火柴蜡烛，请求帮助。一听是孩子的
事，赶快前往，发现是跳闸了，恢复用电以后，教
会对方使用方法。另一次，一个地方电线老化，
需要更换三根电线，傍晚时分已经更换了两根，
还有一根本要第二天再架，但一想到晚上会有
孩子因为没电摸黑，就一鼓作气，带着同事架完
了最后一根线。

他对孩子摸黑这件事很敏感，当然事出有
因。地震当天，他在位于县城的供电所上班，第

一时间跑到空地，整个县城地动山摇，山水间静
卧的小城顿时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女儿当时三
岁半，因为个头超出了同龄孩子，按照年龄只能
上小班，读的却是大班。单位离幼儿园很近，第
一反应就是找女儿，他冲到女儿班主任跟前，迭
声问到，我的女儿在哪里，我的女儿在哪里，班
主任对他无力地摇了摇头。慌乱中他跌跌撞撞
跑回家，出现在眼前的是尘土腾起的废墟，嗓子
都喊哑了，也不见妻子和岳母应答，一家四口，
只剩他一人。

救人是活人的本能，小学的三层教学楼坍
塌成两层，在一间电教室他发现有四个小孩，椅
子的一条腿插进一个男孩的腹腔，孩子没有哭，
他也没有哭，但自己在颤抖。他对孩子说，你双
手捂紧肚子我给你拔出来，孩子果然捂住肚子，
他把椅子腿拔了出来，孩子还是没有哭。他们用
绳子拴住孩子往下放，下面有人接住，然后把孩
子抱到操场躺下。此后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那

个孩子活着没有，想打听又不敢打听。
县城顿时变成了无水无电的孤

岛，有人劝他赶快转移，余震还会继
续，保命要紧。他说自己是单位骨干，
时间就是生命，电力人就是点灯人，
黑灯瞎火怎么救人呢，他得做点什
么。况且女儿平时怕黑，家里随时都
很明亮，总在床头为她点一盏小灯，
哭声阵阵的暗夜，女儿怎么能入睡
呢，得为女儿和那些同样怕黑的孩子
点亮一盏灯。他忍住心痛体虚，拼尽
全力，拉线接电，于震后第二天夜幕
降临之前，在废墟上点亮了第一盏
灯。他没有等来家人，等来的是更艰
巨的电力恢复工作。

2012年他再婚，妻子离异过，没有孩子，家
安在离北川新县城半小时车程的绵阳，新县城
离老县城也是半小时车程。妻子在绵阳一家医
院工作，他每周回一次家。其实有条件迁移出去
的灾民，都不愿意在老地方生活，有的害怕见到
同样受创伤的熟人，有的害怕见到伤心地。按照
他的条件完全可以到位于新县城的县局上班，
但他不想离老县城太远，依然在这里当供电所
所长。现在大儿子已经6岁，妻子怀第二胎的时
候，他默默祈祷，希望生个女儿，和以前的女儿
一模一样，但生下来还是儿子，稍微安慰的是，
大儿子长相酷似女儿。昨天回家，一岁半的小儿
子趴在他肩膀上，安静地靠了大约一分钟，那一
刻他幸福极了。

那场灾难过去十余年了，曾经接受我采访
的幸存者们，身体和心理康复了吗？北川那位点
灯人，还失眠吗？于是，我拨通电话采访了他。

他的声音依然温和，告诉我还在老县城边
上的擂鼓镇供电所工作，2020年3月不再担任
供电所所长，任党支部书记。他经常为党员讲党
课，焦裕禄、孔繁森是必讲内容，为党员补办《入
党志愿书》。他还参与了“电靓乡村、情暖羌寨”
等脱贫攻坚工作，供电所党支部先后与五星村、
石椅村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他还被评为
北川县供电公司优秀共产党员。“还是每周回绵
阳一次，大儿子上三年级，小儿子和当年的姐姐
一样大，也上幼儿园。每到地震周年和清明节，我
还会失眠，身高1.7米体重接近一百三十斤，比
2018年咱们见面的时候，稍微重了几斤。生活还
得继续，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请大家放心。”

备注：汪工，本名汪志刚。四川省北川县擂
鼓镇供电所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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